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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林冲的“忍”与“狠”
司保峰
有人认为，林冲根本不是什么英雄。恰恰相反，他是懦夫、狗熊，其所作所为根本不像个男子汉。原因呢？他们认为，林冲妻子遭调戏，他不敢打高衙内；被陷白虎堂，任凭被捉；刺配出发前休了妻子，不顾她的感受；途经野猪林遇害时哭泣着哀求公差；得救后又不敢让鲁智深杀了公差；刺配沧州后低声下气，唯唯诺诺，自称小人，任凭摆布；在破败的草料场受冻耐寒，在颓圮的山神庙忍饥挨饿，雪水湿了衣服、被子，处境狼狈……这种懦弱、无情的人哪里有一丝英雄风采？
     还有人认为，林冲这个人极其凶狠、残忍、血腥，有暴力倾向，甚至缺乏人性。你看他动不动就舞刀弄枪。陆虞侯是他称兄道弟的好友，第一次欺骗了他们夫妻，他就买了尖刀去寻，没寻到就把他家打得粉碎。他怎么不去找高俅父子呢？再说为了这事立即就翻脸不认人，想要杀死别人，岂不是太鲁莽、冲动，不合情理了吗？等到刺配沧州后听小二说陆虞侯来害他，便大怒，说要让陆谦等人骨肉为泥，买了刀又去寻，可见他性格暴烈。连李小二也说，“林教头是个性急的人，摸不着便要杀人放火”。可谓一针见血点明他的性格特点。最令人难以接受有损他形象的是，在山神庙前怒杀仇敌时，过于血腥、残忍。比如割头、剜心等，手段极其毒辣，根本就非英雄所为，简直缺乏人性，怎能不说他是个冷血杀手呢？
     对这一人物形象的认识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反差呢？那到底谁是谁非，该如何客观、公正地评价林冲这一人物形象呢？其实，我想这都是缘于人们对林冲性格中的一些特点认识得不够清楚，比如林冲的“忍”与“狠”。
林冲之所以能忍常人所不能忍，是有着复杂原因的。
      第一，这是中国传统思想观念作祟。中国人自古就有忍让、礼让、忍辱负重之精神。当然，作者并非是要赞美这种忍耐。现代作家林语堂在《吾国与吾民》中对此提出了较为客观的看法：遇事忍耐是中国的崇高品德，凡对中国有所了解的人都不否认这一点。然而这种品质走得太远，以致成了中国人的恶习；中国人已经容忍了许多西方人从来不能容忍的保证、动荡不安和腐败的统治……这种对侮辱的承受力被赋予了忍耐的美名，又被儒家伦理学谆谆教诲为做人最重要的品德。可见“忍”之一字已被统治者和礼教所利用，以林冲所处的时代、社会环境及其所受的教育而言，也当不会逃脱这些传统观念和思想的束缚，所以他凡事忍耐。
     第二，对方高俅位高权重，且是顶头上司，无论是按照当时林冲所受教育，还是从其当时现实情况来看，林冲都不敢也不能“犯上作乱”。
     第三，林冲对其地位、家庭仍抱有极大的幻想，对敌方仍认识不清。他在京城有着较高的职位、地位以及声望，有着和谐幸福美满的家庭，即使突遭不测，夫妻暂别，他仍然希望能够“挣扎着回来”团聚。这个美好的信念一直支撑着林冲，他甚至可以为此而低声下气、痛哭流涕、斯文扫地、忍气吞声、挨饿受冻、委曲求全也在所不惜。林冲不是武松。武松刺配恩州，途经飞云浦，孤身一人杀二解差及蒋门神二徒，仍不解恨，返回孟州，血溅鸳鸯楼，手刃张都监等三十余人。王望如比较二人时说：“林冲野猪林有智深，武松飞云浦只有武松；林冲之于公人也，劝智深勿杀之；武松之于公人也，杀之且必尽杀之。此何以故？林冲安心刺配沧州，武松定计入孟州；配沧州则公人不可杀，入孟州则公人不可不杀。”真可谓一语道破天机！武松孤身一人，没有牵挂，除恶务尽；林冲则有家室，做事难免瞻前顾后，忍而不发。
     那么对林冲这样的“忍”该如何看待呢？《史记》中记载，伍子胥曾被追捕而逃亡，困于江上，乞食于市，受尽折磨，但他矢志复仇，最终得以成功。这种人是能为了复仇而隐忍的志士，是“烈丈夫”，司马迁对此是有所赞赏的。林冲身上同样具备这种特质。其实，即使林冲去找了高俅等人报仇又能怎样？无非是螳臂当车，自不量力，结果也许更惨。俗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保全性命、忍辱负重、将以有为，也不失为一条好汉。可以说林冲这种忍耐表明了他有情有义、能屈能伸，也符合对大丈夫、男子汉的评价标准。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要看到，他的这种“忍”或沉默并不是胆小、怯懦，更不会永久持续下去，而是在默默地集聚着力量与仇恨，直到忍无可忍、无需再忍的时候便会爆发出惊人的反抗力量。林冲越是忍耐，越是委曲求全，他身上聚集的力量就越有可能爆发出来，如同火山一般。因此，对于林冲的“忍”不可仅仅以“懦弱”二字评定，更不可以机械地僵硬地加以理解。
但他以非同寻常的方式报仇雪恨，这又涉及他性格中另一个特点——“狠”。他之所以如此，也属事出有因。
    首先，林冲的这种“狠”符合其“摸不着便要杀人放火”的暴烈性格，也符合其压迫越大、反抗越强的精神以及他东京八十万禁军枪棒教头的武师身份。
     其次，更为重要的是，林冲的这种“狠”跟传统文化中“脍人心肝”的意象有很大关系。古人以为，“心之官则思”，人的印象、感觉、思维来自心脏，因此有黑心、红心、好心肠、坏心肠之说，也用心肝来比喻宝贵的人或事物。武松取了潘金莲的心肝五脏，林冲取了陆谦的心肝。古人把心脏当作思维器官，是想看看这些歹毒的人心肠如何。这种行为的实际意义，并非是要残害仇人肢体。古人还十分迷信，想通过割首、剜心使之不能升天、复活、投胎，永世不得超生，表示对其灵魂的谴责。《水浒传》中不少地方写到这一点，比如，山贼把人心作醒酒汤，或开黑店的把人肉当作牛肉卖，这些其实都是一种文学创作手法而已，是为了显示那些英雄的豪侠气概及其气魄、胆力、潇洒等。好像这么做是一种英雄本色，不如此则不够粗豪，不够痛快。况且，《水浒传》并未详细地对这些“脍人心肝”行为进行具体的细节描写，而是在很大程度上进行了虚化，降低到让读者能够接受的程度。如果这种食人心肝是真实的话，那未免过于残忍了。因此，对于他的“狠”，不能从表面去理解，说他凶残或丧失人性，这只是小说作者塑造人物形象的一种艺术手法而已。
     对此，金圣叹评点说：“林冲自然是上上人物，只是写得太狠。看他算得到，熬得住，把得牢，做得彻，都使人怕。这般人在世上，定能做得事业来，然琢削元气也不少。”这就指出了他特别能做到隐忍，而最后爆发时，又有一种惊天动地的骇人力量。“熬得住，把得牢”表明他能隐忍不发；“做得彻”表明他的狠，比如山神庙杀敌，火并王伦，可以说金圣叹抓住了林冲的“忍”与“狠”的最大特点。
     总之，林冲性格虽非“忍”与“狠”二字可以简单概括，然而这却是其性格主要特点。欲解读林冲这一人物形象，则不得不深入解读此二字。我们不能简单地把林冲概括为软弱无能的懦夫，也不能简单视之为凶残、冷酷的杀手。林冲虽然有时隐忍，有时凶狠，但仍是顶天立地的好男儿，是真英雄、大丈夫，具备英风豪气。他顾念妻子，有情有义；帮助李小二，行侠仗义；刺配沧州，委曲求全、能屈能伸；山神庙怒杀陆谦等人，梁山上火并王伦，可谓敢作敢为、勇于反抗，正是大丈夫所为，故我们仍然以之为英雄豪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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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风豪气，能屈能伸   —— 谈林冲的“忍”与“狠”   司保峰   有人认为，林冲根本不是什么英雄。恰恰相反，他是懦夫、狗熊，其所作所为根本不像 个男子汉。原因呢？他们认为，林冲妻子遭调戏，他不敢打高衙内；被陷白虎堂，任凭被捉； 刺配出发前休了妻子，不顾她的感受；途经野猪林遇害时哭泣着哀求公差；得救后又不敢让 鲁智深杀了公差；刺配沧州后低声下气，唯唯诺诺，自称小人，任凭摆布；在破败的草料场 受冻耐寒，在颓圮的山神庙忍饥挨饿，雪水湿了衣服、被子，处境狼狈……这种懦弱、无情 的人哪里有一丝英雄风采？          还有人认为，林冲这个人极其凶狠、残忍、血腥，有暴力倾向，甚至缺乏人性。你看 他动不动就舞刀弄枪。陆虞侯是他称兄道弟的好友，第一次欺骗了他们夫妻，他就买了尖刀 去寻，没寻到就把他家打得粉碎。他怎么不去找高俅父子呢？再说为了这事立即就翻脸不认 人，想要杀死别人，岂不是太鲁莽、冲动，不合情理了吗？等到刺配沧州后听小二说陆虞侯 来害他，便大怒，说要让陆谦等人骨肉为泥，买了刀又去寻，可见他性格暴烈。连李小二也 说，“林教头是个性急的人，摸不着便要杀人放火”。可谓一针见血点明他的性格特点。最 令人难以接受有损他形象的是，在山神庙前 怒杀仇敌时，过于血腥、残忍。比如割头、剜心 等，手段极其毒辣，根本就非英雄所为，简直缺乏人性，怎能不说他是个冷血杀手呢？          对这一人物形象的认识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反差呢？那到底谁是谁非，该如何客观、 公正地评价林冲这一人物形象呢？其实，我想这都是缘于人们对林冲性格中的一些特点认识 得不够清楚，比如林冲的“忍”与“狠”。   林冲之所以能忍常人所不能忍，是有着复杂原因的。           第一，这是中国传统思想观念作祟。中国人自古就有忍让、礼让、忍辱负重之精神。 当然，作者并非是要赞美这种忍耐。现代作家林语堂在《吾国 与吾民》中对此提出了较为客 观的看法：遇事忍耐是中国的崇高品德，凡对中国有所了解的人都不否认这一点。然而这种 品质走得太远，以致成了中国人的恶习；中国人已经容忍了许多西方人从来不能容忍的保证、 动荡不安和腐败的统治……这种对侮辱的承受力被赋予了忍耐的美名，又被儒家伦理学谆谆 教诲为做人最重要的品德。可见“忍”之一字已被统治者和礼教所利用，以林冲所处的时代、 社会环境及其所受的教育而言，也当不会逃脱这些传统观念和思想的束缚，所以他凡事忍耐。          第二，对方高俅位高权重，且是顶头上司，无论是按照当时林冲所受教育，还 是从其 当时现实情况来看，林冲都不敢也不能“犯上作乱”。          第三，林冲对其地位、家庭仍抱有极大的幻想，对敌方仍认识不清。他在京城有着较 高的职位、地位以及声望，有着和谐幸福美满的家庭，即使突遭不测，夫妻暂别，他仍然希 望能够“挣扎着回来”团聚。这个美好的信念一直支撑着林冲，他甚至可以为此而低声下气、 痛哭流涕、斯文扫地、忍气吞声、挨饿受冻、委曲求全也在所不惜。林冲不是武松。武松刺 配恩州，途经飞云浦，孤身一人杀二解差及蒋门神二徒，仍不解恨，返回孟州，血溅鸳鸯楼， 手刃张都监等三十余人。王望如比较二人时说：“林冲 野猪林有智深，武松飞云浦只有武松； 林冲之于公人也，劝智深勿杀之；武松之于公人也，杀之且必尽杀之。此何以故？林冲安心 刺配沧州，武松定计入孟州；配沧州则公人不可杀，入孟州则公人不可不杀。”真可谓一语 道破天机！武松孤身一人，没有牵挂，除恶务尽；林冲则有家室，做事难免瞻前顾后，忍而 不发。          那么对林冲这样的“忍”该如何看待呢？《史记》中记载，伍子胥曾被追捕而逃亡， 困于江上，乞食于市，受尽折磨，但他矢志复仇，最终得以成功。这种人是能为了复仇而隐 忍的志士，是“烈丈夫”，司马迁对此是有所赞赏的。林冲身上同样具备这 种特质。其实， 即使林冲去找了高俅等人报仇又能怎样？无非是螳臂当车，自不量力，结果也许更惨。俗话

